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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1953-2020 的人口普查：回顾与展望 * 

吴晓刚

摘要：本文回顾了自 1953 年以来中国人口普查的发展历程，认为历次人

口普查如何开展、搜集什么样的社会人口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 70

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文章梳理了 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

的变化和调整，特别是 2010 年“六普”在 2000 年“五普”基础上的创新。

针对 2010 年普查设计和执行中的问题与挑战，2020 年普查的进一步改

革和创新，借鉴世界上相关国家人口普查工作正在进行的研究设计和数

据搜集方式的创新探索，讨论中国未来人口普查内容的改进和普查方式

的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人口普查  研究设计  数据搜集  方法创新

* 本文部分内容改写来自 Xiaogang Wu and Guangye He 2015 “The Evolution of 
Population Census in China, 1953-2010”, China Review 15(1):171-216, 以 及 作 者

2014年和2016年分别提交给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华代表处的两份内部咨询报告，

“中国 1953-2010 年的人口普查” 和 “中国的人口普查：展望 2020 年”。特别

是第二份报告提出的很多观点，在 2020 年的人口普查工作中均有所吸纳（如结

合住宅登记系统的建立，既“查人”有“查房”；搜集公民身份号码，为联接户口 -
身份证数据和其他电子化的行政数据建立立接口等建议）。文章部分资料搜集工

作获得国家统计局的协助，写作获得上海纽约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的支持，

在此一并致谢。

①作者简介：

吴晓刚，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御风全球社会科学讲席教授、社会科学学科

负责人、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研究方向：教育、

不平等和社会流动，调查研究和定量方法，城市社会学，社会人口学、中国社会。

xw29@nyu.edu.



29

社会科学杂志
Social Sciences Perspectives

第一卷／第一期

 

Population Census Undertakings in China, 1953–2010: 
Review and Prospect

Xiaogang WU

ABSTRACT

This stud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ensus since 1953, and argues 

that how the previous censuses were carried out and what kind of social and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closely reflect the changes in China's 

soci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the past 70 years. The study delinates 

which changes and improvements were made since the third census in 1982, 

with special attention paid to the changes made in "The Sixth Census" in 

2010 compared to "The Fifth Census" in 2000. Regarding to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ound i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10 census, 

and new improvement of the 2020 census, this paper discusses further 

improvement in the scope of information and method of census data collection 

in future census by reviewing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s for census 

condected in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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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分别于 1953 年、1964 年、1982 年、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20 年进行过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历次人

口普查如何开展，搜集什么样的人口信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

近 70 年间的变化。1953 年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作为一次简单的人

口计数，搜集的信息只有姓名、年龄、性别、国籍、与户主的关系和所

在社区属于城镇还是农村等。1964 年的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了教育、

职业、阶级成分等题目，但这次普查的结果到 1980 年代初才公布 (Aird，

1982) 。在包括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的协助下，中国

政府于 1982 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被公认为比前两次普查更加可

靠、准确和全面。同时，“三普”新增了户口类型、行业、在业人口职

业和 15 岁及以上不在业人口的状况，婚姻状况、户籍所在地、居住现状

和其他有关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信息。在 1982 年“三普”成功之后，中国

政府将人口普查常规化，每十年进行一次，最近的一次是 2020 年的第七

次人口普查。

本文将回顾自 1953 年以来中国人口普查的发展历程，梳理 1982 年

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的变化和调整，特别是 2010年“六普”在 2000年“五

普”基础上的创新。针对 2010 年普查设计和执行中的问题，借鉴世界上

相关国家人口普查工作的研究设计和数据搜集方式，2020 年普查进行了

一系列的探索和创新。最后讨论在一个人口流动加快且日益复杂的城市

社会中进行人口普查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人口普查内容的改进和普

查方式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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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53-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的简要回顾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人口统计是一项相当

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虽然中国有几千年历史，但直到 1953 年才进行了第

一次的人口普查。在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后，新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

划（1953-1957），而人口是一切经济和社会计划的基础信息。自第一次

人口普查以来，中国人口普查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始阶段：1953 年和 1964 年的人口普查

1953 年和 1964 年的人口普查是以一种比较原始的方式进行的。为

了便于统计，1953 年人口普查以 7 月 1 日为标准时点，只搜集 5 个项

目的信息：姓名、年龄、性别、国籍、与户主的关系和所在社区属于城

镇还是农村。1964 年人口普查增加了教育、职业和阶级成分（Aird，

1982）。①即使搜集的信息十分有限，这两次人口普查也都遇到不少困

难。1953 年户籍制度还没有建立，虽然当时也有跨地域的人口流动，但

尚无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概念之分。普查结果也有间接估计的人口，包

括 11,743,220 名海外华人、7,591,298 名台湾居民和 8,397,477 名西藏、

昌都等当时还未解放的偏远地区居民（编辑部，1986）。显然，普查统

计难以覆盖到中国领土上的所有人口。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组织也反映了

新中国社会动员的能力：政府工作人员把每户家庭的代表召集到登记站，

大部分代表都带着单位或者社区里打印好的人口普查问卷的草稿。1964

①最后一个题项的信息收集后没有进行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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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口普查所采用的基层组织方式、统计过程和精确度检验方法与 1953

年人口普查基本一致 （Wu & He，2015）。

这种行政性动员保证了人口普查数据的准确性。1953 年人口普查的

低报率仅为 0.116%，其中重登率为 0.139%、漏报率为 0.255%。1964 年

人口普查的低报率进一步降低到 0.0014%。由于中国的普查低报率比美

国和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口普查还要低，西方的中国统计和人口学

专家往往对统计后进行的精确度检验表示怀疑。据他们回忆，核查所选

取的地区并不是基于随机抽样原则，人口普查机构也没有提供一套标准

的核查方法 (Aird，1982：371) 。因此，这种普查后的检验也许不能提供

统计精度的准确信息。对 1964 年人口普查其他指标的分析也发现了同样

的问题 (Aird，1982：37)。

因为当时政治和技术原因，最初的两次人口普查方案缺乏透明性，

普查数据的获得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如在 1953 年 4 月 6 日国

务院颁布人口普查令前，没有关于人口普查如何进行的公开讨论和宣传；

计划实施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没有像现代人口普查通常所用

的技术咨询和经验测试。1964 年人口普查的实施一直没有公开，官方此

前甚至都没有承认有过这次普查，直到1980年代初才将相关结果公布（编

辑部，1986）。此外，发布的列表数据仅包含有限的信息，没有微观样

本数据，限制了对人口普查信息的深度分析。

（二）转型阶段：1982 年和 1990 年人口普查

与前两次人口普查相比，1982 年人口普查是中国人口普查工作发展

的一个里程碑。1982 年人口普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试图将大型人口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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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制度现代化的尝试，代表中国在搜集人口统计数据方面的巨大进步，

具有深远的意义。1978 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需要准确的人口信息来制

定政策。中国人口普查开始借鉴国际经验，接受来自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等多个国际组织的协助和建议。同样以 7 月 1 日作为标准时点，1982 年

人口普查问卷增加了更多新的题目。家庭问卷包括户别（家庭户 / 集体

户）、本户住址，其他题目如本户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本户户籍人口

中离开本县市一年以上的人数。个人问卷包括姓名、与户主关系、性别、

年龄、民族、户口登记状态、教育程度、就业状况、行业，15 岁及以上

人员的职业，婚姻状况，15 岁及以上女性活产子女数、存活子女数以及

1981 年出生人口的胎次（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

司，1985）。

以往两次人口普查主要依靠人工制表的方法， 1982 年人口普查第一

次使用新出现的计算机技术。此外，对职业和行业的标准编码方法发展

起来，至今仍在不断更新。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普查机构花了很大

功夫，制定和详细说明普查的流程（Aird，1982：373）。普查后的质量

抽查表明，此次人口普查的重登率为 0.071%，漏报率为 0.056%，多报

率为 0.015% （Aird，1983：614）。更重要的是，由于对数据质量的自信，

加上计算机技术的广泛使用，相关部门详细公布了人口普查的结果，公

众甚至是海外研究人员也可以获得微观数据中 1% 的样本进行深入分析

研究（Minnesota Population Census，2014）。

在 1982 年人口普查取得成功后，中国政府自 1990 年开始，每十年

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为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变化，1990 年第四次人口

普查的题项进一步扩展。1982 年人口普查登记住址时依据的是自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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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行政区划层级结构，  第四次人口普查第一次采用了普查区和调查

小区的概念（分别相当于城镇的居委会和居民小组，或农村的行政村和村

民小组）。第四次人口普查除了调查 “最高受教育程度”，还增加了“在

校就学情况”的题项来区分是否毕业生。对于就业状况，为了反映 1990

年代以来劳动就业体制的转型，普查问卷删除了 “待国家统一分配”选项，

还新增了“丧失劳动能力”选项。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80 年

代中期以来人口跨地域流动开始出现。因此，1990 年人口普查在迁移方

面增加了几个问题。由于现居住地类型和户口登记地类型不一致的情况逐

渐增多，1990 年普查特别搜集了户口性质 （农业和非农业）。为了解人

口流动状况，5岁及以上的人口需回答“常住地”和“普查五年前的居住地”

类型（1985年 7月 1日）。对于流动人口，还需进一步回答迁移的原因 （国

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93；Wang，2000）。

尽管 1990 年人口普查搜集了额外的信息，但它基本仍然延用了

1982 年人口普查的登记标准：（1）现住本县或市，并已在本县或市登

记了户口的人；（2）已在本县、市常住一年或以上，户口在外地的人；

（3）在本县、市居住不满一年，但已离开户口登记地一年以上的人；（4）

普查时住在本县、市，常住户口登记待定的人；（5）原住本县、市，普

查时在国外工作或学习，暂无常住户口的人。这种定义忽略了在本县、

市居住不满一年，户口在外地的短期流动人口。此外，1990 年有关迁移

的题项只能区分市县间的迁移，不能找到人口普查前五年间的循环流动

人口（如五年内外出流动，但在普查时点在原籍的人口）。由于 90 年代

国内流动人口规模的日益增长，这些局限性产生的问题不断凸显，推动

2000 年人口普查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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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阶段：2000 年和 2010 年的人口普查

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间隔期间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是中国

经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时代。1992 年以后，市场化改革的步伐

进一步加大，对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进一步放宽 (Liang，2001; 

Liang & Ma，2004)，区域间人口流动与以前相比更加容易。在 90 年代末，

农村人口迁到城市，尤其是从中西部农村跨省份到沿海城市经商打工成

为主流。住房私有化作为市场改革的一部分也开始推进，住房问题成为

了广大民众越来越关注的问题。此外，年轻一代受教育机会也在 90 年代

大幅增加，90 年代中期基本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1998 年高等教育开

始扩大招生规模（Wu & Zhang，2010）。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不

断增加，对用于制定政策的社会与人口数据的需求不断上升，中国 2000

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设计经修订并扩展，并在 2010 年的人口普查

继续沿用，形成了中国现代人口普查的基本框架（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社会、科技统计司，2002）。

2000 年人口普查的设计具有几个新特征。一方面，普查问卷包括了

短表和长表，这一设计延续到 2010 年普查中。短表内容涵盖了标准的题

项，如年龄、性别、国籍、户口登记状况、户口类型和受教育程度。长

表在大部分省份抽取 10% 的样本来填写，包括许多新增的题项。另一方

面，户口登记状况的分类和人口迁移的定义采用了新的标准。第一，在

居住地的期限由以前的一年改为半年，使得更多流动人口登记在常住地

而非户口登记地（但离开户口登记地不满半年的人仍然没有被登记在内）。

第二，人口迁移期限的新定义与另一个突破传统的做法有关：2000 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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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普查将标准时点定为 11 月 1 日。最后，与 1990 年人口普查只登记普

查前 5 年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之间的流动信息，2000 年人口普查对迁移

人口做了更精细的划分，记录了跨乡镇或街道的人口流动信息 (Lavely，

2001; Liang & Ma，2004) 。长表还搜集了出生地、上一次居住地（区 /县）、

上一次迁移时间等信息。然而迁移中增加的题项还是不能完整地评估流

动人口，因为离开户籍所在地短于半年的人，仍然被算在户籍所在地而

非现居住地的人口中。因此，部分流动人口没有被统计在内，他们对迁

入地的影响因而被低估了（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

社会、科技统计司，2002；Wu & He，2014）。

为了弥补这个设计上的不足，在 2005 年小普查试点的基础上，2010

年普查探索采用新的登记原则，同时登记了户籍人口和居住地人口，

来解决漏报的问题（国务院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005）。在 2010 年 10 月 31 日的标准时点，无论户籍地在哪里每个人必

须在现居住地登记；不论现在实际居住在哪里，每个人户籍所在地也将

被登记。这一新的登记原则更强调实用性，不会因受访者和调查员的主

观判断而决定到底以什么为准。虽然调整后的新方法很大程度地降低了

漏报率，但重复统计的风险也随之上升。

2010 年普查的另外一个创新是运用新技术划定普查区 / 调查小区。

根据由国务院下属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布的《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区划分、地址编码和绘图细节条例》①，乡镇一级或以

①普查区域包括六个层级，省、地区 / 地级市、县、乡镇、普查区和调查小区。

前四个层级的界限很清楚，因为它们与行政区划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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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普查区域名单应提交该办公室审核，审批通过后的名单没有该办公

室的批准不得擅自更改。在乡镇和街道内部，一名熟悉当地社区的普查

员被派去使用普查专用的 ArcGIS 系统和事先下载好的遥感图像来划分

普查区和调查小区普查员绘制出更加细致的带有明显分界标识（例如河

流、道路）的所有商业和住宅建筑的地图，每一个人口调查小区包括 80

个住宅地址，但避免同一个街区或建筑被分割到不同的普查小区内。普

查区和调查小区地图的绘制可增加人口覆盖率，特别是覆盖到了居住在

一些非常规住宅内的流动人口。事实上，全世界有 58% 的国家在人口普

查时借助了数字绘图技术，中国从 2010 年也开始加入其中（吴晓刚，

2014）。

借助上述新措施，国家统计局对 2010 年人口普查的数据质量相当有

信心。质量控制和检查的结果显示，漏报率为 0.37% 计算，发现了 1107

万低年龄组人口的漏报和 604 万中低年龄组的重登；涉及 402 个普查小

区 4 万户、12 万人的事后质量抽查也显示漏报率为 0.12%，远低于 2000

年普查的 1.81% （张为民、崔红艳，2003：35）。通过对 2010 年普查

数据和 2000年普查数据的比较，以及对照政府其他部门搜集的行政数据，

如户口登记资料、教育统计数据、计划生育部门提供的生育率、民政部

门提供的死亡率数据等，可以进一步确认普查数据质量的提高（国务院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2010；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2010） 。

第六次人口普查实施时，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从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十年间，中国已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与经济繁荣相伴的是人口迁移、城镇化和城市改造的加速，这使得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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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日益流动的人口变得比以前困难得多。另一方面，在长期偏重经济

发展和 GDP 增长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注重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和公

共服务等所有与民生相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经济社会计划和政

策的制定需要新的人口数据。最后，由于未来几十年即将面对的人口老

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自 1980 年实施了的独生子女政策需要重新

审视。通过人口普查获得最新而又准确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信息对于国家

人口政策的调整非常关键（Wang, Cai & Gu，2013; 吴晓刚，2014）。

表 1 总结了中国七次人口普查的演进过程。如表所示，人口普查自

2000 年以来，标准时点、覆盖人口、登记原则和技术运用等方面特征都

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改变。同时，涵盖的题目和搜集的信息亦日趋丰富。

表 2a 和表 2b 展示了 1982 年以来人口普查的问卷（特别是长表）的各种

信息，如住房、迁移、就业、和地区发展，这些信息远远超出了传统人

口普查所搜集的出生、死亡人口统计。

总之，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借助了国际专业力量，是中国人口普

查系统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尝试。自那以后，中国人口普查机构不断作

出努力，比如通过定期修改登记原则（对于居民普查登记地的定义）、

采用创新设计（使用长短表）、修订标准代码（比如用于划分城乡的地

址代码，职业代码）以减少普查员自身主观判断等方式，来保证人口统

计准确性。人口普查制度到 2010 年已基本成熟（吴晓刚，2014a）。

三、2020 年人口普查的创新探索

2020 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为应对由于经济、社会因素变化给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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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工作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新的挑战，不断探索新的设计和方法，

以确保一个覆盖广泛，统计精确，内容完善的人口普查。 

各国人口普查面临的共同困难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无应答

率的问题， 即信息收集过程中的数据数量与质量问题。以美国为例，

1980 年普查邮寄问卷回收率约 75%，1990 年约 65%，2000 年约 67%（颜

贝珊、余清祥，2010）。导致无应答率上升主要因素与社会变迁息息相关，

如单身家庭和双职工家庭增多，老龄人口比例上升，导致白天家中无人

的比例或合适受访者的比例降低；有门禁的住宅区越来越多；对个人隐

私权的日益重视等等。二是降低无应答率的相关调查成本问题。因为拒

访率的上升，势必要付出更多的人力、物力，使得普查费用急剧上升。

人口普查经费大幅成长会令无力负担的、或是普查没有法定依据的国家

怯步，若继续使用传统的普查方法，将会产生无应答率误差，失去了普

查原有的意义。最后，对数据的需求不断增长。由于人口普查耗资巨大，

大部分国家都以五年甚至十年为间隔。传统的普查只调查个人基本信息

（短表问卷），仅有少数国家及地区执行长表问卷，即使是长表内容也

无法及时反映一些公众关注的热点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年或

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很难充分地满足社会对数据需求，尤其是两次普查

之间的数据需求（Adems，2010；颜贝珊 、余清祥，2010）。

针对上述人口普查普遍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

开始探索新的普查方法，包括全面登记式普查法、结合式普查法、网上

普查法等。全面登记式普查法是指政府部门通过国家行政强制性力量要

求公民登记信息，进而从行政数据中提取普查信息数据的方法，是除传

统方法外最为普遍的普查方法。全面登记式普查 1970 年起源于北欧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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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瑞典、芬兰、挪威）（Graziadei & Connie，2012）。在过去三、

四十年间，北欧国家通过修改有关行政登记使用权限的法律，并在相关

各个政府机构间就登记资料的格式、内容、时间和方法等进行协调，整

合多种行政登记资料（刘训蓉等，2006；颜贝珊 、余清祥，2010），逐

步地由传统的面对面实地普查过渡到全面登记式普查。登记普查数据以

人口特征、地址、公民身份、教育、就业等项目为基本变量，以唯一标

识符（共同变量）整合不同政府机构间的行政登记数据，并与地理信息

系统相互连接，从而能加快获取人口资料的时间，及时发布各种地理区

域的普查数据（颜贝珊 、余清祥，2010）。全面登记式普查优势是低成本，

低工作量，而且能够提高普查的覆盖率， 降低非抽样误差，同时能够克

服传统普查的“时间间隔性长”问题 （Graziadei & Connie，2012；颜贝

珊、余清祥，2010）。当然，建立和维持这样一个基于登记资料的统计

系统需要很大的前期投入和很长的测试时间；更需要有顶层设计，协调

制定数据搜集和整合的标准；同时也需要更加成熟的技术力量的支持 （吴

晓刚，2014b）。

全面登记性普查的推行并不容易。不少国家将推行登记普查法与

其它来源的数据（如实地面访法）结合，一起生成普查数据（UNECE , 

2012），这种方法称之为“结合式普查法”。结合式普查法主要有三种

操作方式。第一种是结合登记数据和现有的为不同目的收集的住户调查

数据。如荷兰在 2001 年和 2011 年进行的“虚拟普查”将登记数据与劳

动力调查（Labor Force Survey，LFS）的数据结合（UNECE，2012），

建立“社会统计数据库”（Social Statistics Database）。在调查估计结果

与行政登记资料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时，使用“反复加权法”（Rep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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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ing）加以解决，从而产生普查统计数据结果（刘训蓉等，2006； 

UNECE，2012）。第二种方式是结合登记数据及专门为普查而设计的

抽样调查的数据。这种专门为普查所设计的调查被称作临时调查（ad-

hoc survey），目的是为评估登记人口或地址的精度，从而调整登记数

据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度，此外，临时调查还可以收集一些登记数据里

所没有的或质量不高的数据（UNECE , 2012）。这样，登记数据就类似

于传统普查的短表问卷，而临时调查则类似于长表（颜貝珊、余清祥 ，

2010）。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方法的国家。以色列在 2008 年、

波兰、西班牙、瑞士和土耳其等国在 2011 年也采用了这种方法（UNECE 

, 2012）。最后一种方法是将行政登记与全面性实地普查数据采集相结合

的方法，即人口点算基于登记数据，但仍然会针对所有个体开展全面的

实地数据采集。这种方式一般被视为由传统普查向登记式普查的过渡。

至少有六个欧盟国家（如意大利、捷克）在 2011 年普查中采用了这种方

法（UNECE, 2012; 吴晓刚，2016）。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上填报普查问卷也成为不少国家降

低普查成本的可行方式之一（颜贝珊、余清祥，2010）。受访者用密码

登录网站后就可以填写问卷及确认个人资料。在大多数采用这种填报方

式的国家，网上填报是作为“可选项”，但也有一些国家将其作为主要

填报方式。OECD 国家（如西班牙、瑞士、美国）自 2000 年引入网上填

报方式，到 2010 年时，OECD 国家中排除了那些不进行实地普查的国家

（即只采用登记数据或登记数据结合已有调查数据的国家）后，43 个国

家中有 17 个国家采取网上填报方式，比率达到 40（UNECE , 2012）。

网上填报资料提高普查参与率，提交后能立即通过计算机处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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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因人工处理而导致的非抽样误差（颜贝珊、余清祥，2010； Moore 

et al. , 2008）。爱沙尼亚网上填报率最高达 66%，其他国家如加拿大、

葡萄牙、立陶宛、意大利、拉脱维亚、捷克和英国网上填报率分别为

54%、50%、34%、33%、30%、27% 和 15%（UNECE, 2012）。我国香

港 2011 年人口普查的网上填报率也只有 15%。因此目前网上填报只能

作为一种补充方式（吴晓刚，2014b）。

面对社会环境的变迁，各国在探索新普查方法的同时，也积极利用

新的信息技术以获得更准确无偏的人口普查信息（刘训蓉等，2006；

UNSD，2008）。首先是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绘制普查地图。 GIS 又常常与“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技术结合一起使用。根据联合国做的一项调查，

138 个参加调查的国家或地区中有 74%（102 个）运用 GIS/GPS（UNSD，

2012）。运用 GIS 建立数字化普查小区，不仅有助于普查规划，更可以

使普查数据结合地理空间信息，增加普查资料的应用价值（刘训蓉等，

2006）。为提高普查所需地址清单及地理空间识别数据的质量，除运用

GIS/GPS 技术及其它新的绘图技术外，航拍图以及高清卫星图也日益广

泛地被应用到普查（UNSD, 2012）。在实地面访过程中，不少国家也越

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颜贝珊、余清祥，2010）, 或使

用信息识别技术对传统普查表内容进行识别，方便了数据储存，也加快

了数据处理的速度。 

2020 年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在准备之初，充分借鉴了其他国家在探

索创新人口普查的新做法和新经验，在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成熟经验

的基础上，应因中国经济社会过去十年的深刻变化，内容和形式上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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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改进，并为未来探索采用新的普查方式做了一些重要铺垫。 

如表 1 最后一栏所示，2020 年第 7 次人口普查大体承袭了 2010 年

第 6 次人口普查的设计框架和点算标准。例如，普查问卷仍分为短表和

长表，普查时点也是从 11 月 1 日零点起，覆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

有自然人（即包括身在大陆工作和生活的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以及外

国公民），并采用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两头登记的原则。同时，应用

遥感技术划定普查区和调查小区、建筑物编号资料库建设进一步完善（马

建堂，2011）。就内容而言，如表 2a & 2b 所示，普查包括的绝大多数

题项，仍保持延续性。然而，与 2010 年普查相比，这次人口普查仍然有

几个鲜明的特色。 

第一，2020 年的人口普查，首次与住房普查连接在一起，同时进行，

即“查人”又“查房”。事实上在很多欧美国家，人口普查准确的叫法为“全

国人口与住房普查”（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中国 2000 年第

五次人口普查就将住房信息纳入普查范围，但是过去普查能够覆盖的住

房范围有限，无法以房查人。从 2010-2020 年的 10 年间，中国积极有序

地推进实行不动产登记制度。国务院 2014 年 12 月颁布《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实行，为全面开展不动产统一登记提供

法规依据。国土资源部及有关部门将建立统一登记信息平台，制定统一

登记簿证，逐步以全国土地登记信息动态监管查询系统为基础，整合推

进不动产统一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和查询服务系统建设，推进信息共

享。事实上，因为特定“自然人”某个时点都住在特定住址，住宅信息

系统，结合在 2010 年人口普查中已开始应用且不断完善的普查小区遥感

地图和 GIS 信息，为推进人与住户地址信息的整合联接与动态更新，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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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了很多经验。2020 年普查可以同时摸清全国人口基本面和住房基本面，

有利于降低人口普查中的瞒报漏报，特别有利于摸清城市常住人口情况，

对居民家庭住房持有情况也可进行核对（吴晓刚，2014b）。在 2020 年

普查的短表中，除了 2000 年和 2010 年就包括的住房建筑面积和住房间

数外，还首次增加了住所类型的题项。普查长表也加入了住房所在建筑

是否有电梯的题项目，在住房来源中也增加了“继承或赠与”承的选项。

第二，2020 年人口普查，更加有效地结合利用政府和行政登记数据。

中国政府通过户籍（户口）登记系统来管理人口已有很长地历史。在早

期的普查中户口登记资料是人口统计的主要基础，但随着迁移人口的增

加和越来越多的“人户分离”，使得户口资料得不到及时更新（乔晓春，

1995）。1982 年、1990 年、2000 年普查统计数字都与户籍统计有较大

的出入。2010 年普查采用了新的登记原则，规定同时登记现有居住人口

和户籍人口，而后者需要仔细核查和清理户口登记资料，如核查没有登

记户口的出生人口和没有撤销户口的死亡人口，以及户口登记地与居住

地之间不一致的人口。因此，作为 2010 年普查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安部门对户籍数据进行了核查和修正。对有些家庭和地方政府刻意隐

瞒计划外出生人口而没有给他们登记户口（Goodkind, 2011），在人口普

查前，这些孩子会被提供机会登记户口，并特别承诺这些信息不会被交

给计划生育部门作为罚款的依据。这些数据和其他政府部门的行政数据

（如民政、卫生、教育和计划生育）一起，都会被提交到人口普查办公室，

在普查统计前用以编制住户花名册。2020 年人口普查借助于数字化户籍

登记系统和电子化行政数据，将这一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和全面。正如前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所说，“加大对政府部门电子化行政记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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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进一步强化统计与公安、民政、财政、税务、工商、质监、测绘

等部门在电子化行政记录和统计信息上的共享”（马建堂， 2014）。

中国公安部 2009 年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前户口登记信息核查和修正的

基础上，利用新的信息技术，逐步建立一个覆盖全国人口的统一、标准的、

不断更新的人口资料信息库。对登记中的“错、重、假”问题，持续不

断开展清理整顿。在已建成的基础数据库中，应用人像比对系统，通过

跨省联网，定期对人口信息人像数据进行全面交叉比对，清理一个人持

有多个户籍和身份证的情况，实现全国户口和第三代公民身份号码准确

性、唯一性、权威性（新浪新闻中心，2014；袁国礼，2014）。这些工作，

不仅为 2010 年以来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基础信息，也大大减轻了

2020 年人口普查的工作负担。鉴于户籍制度的改革，第七次人口普查中

的户口登记不再区分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但是在长表中增加了“是否有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题项。 

第三，2020 年人口普查另外一个新突破，是在短表和长表的个人项

目中都搜集了公民身份号码。以往的普查之所以没有搜集公民身份号码，

一方面是保护个人隐私的原因，另一方面公民身份号码本身并不统一，

存在“重和假”的问题，搜集到的身份号码，用途也十分有限。随着上

述人口资料信息库的建立和清理整顿，第三代公民身份号码准确性、唯

一性和权威性得以确立，人口普查数据可以通过公民身份号码与不动产

（住宅）登记系统、就业、社会保障、健康、银行和资产信息等行政数

据相连接，为人口普查未来朝登记式或结合式普查的方向改革，迈出了

重要的一步。通过公民身份号码连接人口普查数据与其他电子化行政数

据，也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积极推动大数据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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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重要工作 （姜澍，2014；魏强，2013；中国信息报，2014）。 

第四，2020 年人口普查全面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全面采用电子

化数据搜集方式。为提高普查工作质量和效率，普查员使用电子设备采集

数据，结合普查对象通过互联网进行自主填报，直接上报数据；充分利用

互联网云技术、云服务和云应用完成数据处理工作，并按照网络安全三级

标准对普查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进行安全管理，确保公民个人信息安

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1）。 

最后，2020 年人口普查因应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深刻变化和政策需求，

在内容上也做了一些调整。迁移一直是中国人口普查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但是迁移的原因可能更加复杂多样。普查短表和长表中迁移原因增加了

“照料孙子女”、“为子女就学”、“养老 / 康养”等选项。2010 年之后，

中国人口低出生率问题和人口深度老龄化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过

去 10 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生育政策调整，政府对儿童养育和学前教育

的投入也越来越重视。普查短表和长表中的受教育程度填报人口的覆盖

范围从以前的 6 周岁及以上扩展到 3 周岁以上，以便了解全国 3-6 岁儿

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情况。针对老龄人口的居住与照料问题，普查的长表

增加了“住房所在建筑有无电梯”和“住房周岁及以上的人的居住状况”

等题项。此外，普查长表还增加了“拥有全部家用汽车的总价”的新题项，

从一定程度上测量中国家庭间的财富不平等程度。  

2020 年普查的这些创新性探索，为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降低无应

答率，提升覆盖率提供了有力的保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

质量检测结果，普查的多报率为 0.05%，数据质量比 2010 年有了进一

步提高 （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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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更重要的是，人口普查数据，可以与地理信息数据和其他相关

的行政数据相连接，准确了解全国人口现状和地区差异，在制定相关政

策方面将有着更加广泛的应用。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回顾了自 1953 年以来中国七次人口普查的崎岖发展历程。根据

设计、操作与复杂性程度，本文将中国的人口普查分为三个阶段：初始

阶段（1953年和1964年），转型阶段（1982年和1990年）和现代阶段（2000

年和 2010 年） （吴晓刚，2014a）。2020 年的人口普查，在继承 2000

年和 2010 年普查的基本设计和内容的基础上，做了更加有益的探索，为

未来人口普查的改革埋下了伏笔，不妨称为数字化阶段。

人口普查如何展开，搜集什么样的社会人口信息，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中国 70 多年来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迁移。由于第一、二

次人口普查的信息相对有限，设计相对简单，本文将重点放在 1982 年以

来人口普查的变化与调整，2000 年和 2010 年普查的创新及背后的基本

依据，特别是 2020 年“七普”的创新和探索。

回顾中国人口普查的发展轨迹，大致总结出以下几点。首先，人口

普查变得日益复杂化。为了满足公众及政府对于社会信息的需求，中国

人口普查已从简单的清点人口工作发展为规模巨大、设计复杂、内容丰

富的数据统计事业。2000 年以来的普查，特别是长表数据，提供了关于

社会经济变迁丰富且不可替代的信息。其次，人口普查继续高度关注统

计数据质量。借助于中国各级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历次人口普查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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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质量都高于国际标准。然而，统计部门似乎过度痴迷于人口清点的精

确性，而对普查数据分析的广度和深度重视不够。最后，人口普查日益

专业化和标准化。1982 年人口普查以来，中国人口普查机构不断努力探

索，如通过定期修改登记原则（对于居民普查登记地的定义）、采用创

新设计（使用长短表）、修订标准代码（比如用于划分城乡的地址代码，

职业代码），减少普查人员自身主观判断等，以保证人口统计的准确性（吴

晓刚，2014）。

无需赘言，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一方面人口普查比以往面

临更多的挑战，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另一方面，

政府和社会众多利益相关者对人口数据的需求日益增长。人口普查需要

不断思考新的设计和方法，做出一些远见卓识的准备。中国 2020 年第 7

次人口普查，在大数据时代如何结合地理信息数据和政府行政记录数据，

已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为迈向数字化时代全新的人口普查方式奠定了

初步的基础（国家统计局、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姜澍，2014；魏强，2013）。 

人口普查重点要解决的是资料收集难这一问题。在传统的面访普查

之外，各个国家尝试过各种方式，来解决无应答率的问题。第一，邮寄

问卷和通过互联网搜集数据，依然是传统的普查做法。如能实现网络资

料收集，并能保证其覆盖度和准确度，当然是最简单便捷的做法，省时

省力。然而，从主要国家的经验来看，网上填答率非常低，不能单独使

用，也不能实质性地解决无应答率问题。第二种做法是结合式普查，即

利用好政府部门的行政数据，结合抽样调查和其他资料。2020 年人口普

查的做法，正是向着这个方向迈进。当然，普查目前还包括单独的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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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表。未来如果建立起完善的人口户籍 / 公民身分信息定时更新系统，

以及住宅登记信息系统，并相互协调和整合，可取代普查短表的功能。

设计权威的类似普查长表的综合性抽样调查，获取额外的资料，补充上

述数据库中没有的信息。这个抽样调查可更经常地举行（如每年一次），

满足政府、社会和商界各方对数据的需求，也应当纳入普查方法论创新

研究的视野。

结合式普查其实可以视为向全面登记式普查改革的一个过渡阶段。

迈向全面登记式普查是最为彻底和有效的改革，但需要加大改革的力度

和投入相应的成本，注重顶层设计。我国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改革，目标

不是完全废弃户口系统，而是开发和采用新的技术与手段，使之包含的

内容更加全面和准确，信息更新具有强大的灵活性，涵盖人口范围更趋

于完备的系统，结合住宅登记信息系统，并以公民身份号码或其他唯一

辨识码联接卫生与健康信息，教育信息、就业与社会保障信息，建立一

个覆盖全面、及时更新的登记式数据库。

中国人口普查改革的中期目标（2030 年）应当向结合式普查过渡，

通过人口普查数据，对人口户籍 / 公民身份和住宅登记信息系统进行比

对校验，逐步建立起人口登记系统的权威性。长期目标则是确立数字化

人口登记系统的主导地位，并以公民身份号码或其他唯一辨识码连接各

类行政数据和调查数据，建立大数据时代相应的人口普查制度（吴晓刚，

2016）。为达致上述目标，需要在国家层面立法，保障公民的隐私，保

证数据不被滥用；要建立一个统筹机构，在法律上确定该机构在协调政

府各部门数据产生标准的一致性，数据接触、连接和使用的权威性。

最后，如何实现上述中期和长期目标，面临着许多专业技术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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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如何在人口普查数据，抽样调查数据和政府行政数据相互校验，

需要政府探索提高普查数据的开放度和利用率。此外，人口普查包含的

丰富信息还未被充分开发， 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规划。高质量人

口普查数据可以提供绝好的机会深入研究追踪社会经济变化，助力社会

经济政策的制定。因此，在探索建立更加动态的与大数据时代相适应的

人口信息资料搜集系统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让更多的不同持份者能够

接触和分析这些数据，满足日益增长的数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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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2010 2020

地址 建筑物 # 

家庭 ID H1 H1 H0

家庭类型 H2 H2 H1

# 符合登记条件人口 ( 分性别 ) H3 H3 H2

# 离开少于 6 个月人口 ( 分性别 ) H4

# 离开 6 个月及以上人口 ( 分性别 ) H5H5

# 离开少于 6 个月但处同一乡镇、街

道人口 ( 分性别 )
H6

# 一年内的出生死亡人口，分性别 H7/H8 H4 H3/H4

住房状况

# 房间数 H9 H7 H7

建筑面积 H10 H6 H6

住房用途 H11 H5 H5

建成年份 H13 H9 H10

# 建筑层数 H14 H8 H8

外部装修 / 结构类型 H15 H9 H9

住房内有无厨房 H16 H13 H14

主要炊事燃料 H17 H11 H12

住房内有无管道自来水 H18 H12 H13

住房内有无洗澡设施 H19 H15 H16

住房内有无厕所 H20 H14 H15

住房来源 H21 H16 H17

购买价格 H22 - -

租户费用 H23 H17 H18

姓名 R1 R1 C1

与户主的关系 R2 R2 C2

性别 R3 R3 C4

表 2b. 2000 年和 2010 年人口普查的对比（长表中的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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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月 R4 R4 C5

民族 R5 R5 C6

现居住地

户籍所在地 R6 R6-R10 C8-C10

户口登记类型 R7 R11 C11

出生地县 R8 R12 C13

五年前居住地 R13 C14

教育

是否识字 R14 R14 C17

受教育程度 R15 R15 C15

学业完成情况 R16 R16 C16

就业状况与工作时长 R17/R18 R17 C18

行业 R19 R18 C20

职业 R20 R19 C21

不工作的原因 R21 R20/R21/R22 C22

生活收入来源 R22 R23 C23

婚姻状况 R23 R24 C24

初婚年月 R24 R25 C25

# 出生人数和存活人数，分性别 R25 (15-50 岁

的女性 )
R26 (15-64 岁

的女性 )
C26

# 一年内的生育数 (15-50 岁的女性 ) R26 R27 C27

健康状况 （60 岁及以上） - R28 C29

注释：Hx 和 Rx 分别代表普查问卷中住户层面和个人层面问题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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